经济发展对中国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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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衡量经济发展对农村男性与女性劳动负担的总影响，本文运用表4中四个衡量村级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边际效应值和表1中每个经济指标变化的平均值，计算了这些指标变化对于妻子与丈夫分别在三种活动中时间分配变化的影响效果，结果见表6。从1991年到2006年，除了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上升减少了妻子与丈夫在家庭经营中的时间投入外，其他三个指标使男性与女性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投入都有所增加。不过，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影响不显著。另外，经济发展对妻子与丈夫家务劳动时间变化的影响也很小。如果将四个指标加总起来，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妻子与丈夫劳动负担的影响都呈上升趋势，而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

　　表6与发展指标相关的时间分配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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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和*分别表不1%、5%和10%的显著度。

　　从时间趋势的变化来看，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在家庭经营和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都在下降，而在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大幅上升，并且女性的变化幅度大于男性。

　　（四）家庭和个人特征对农村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影响

　　除了15年期间经济发展的影响外，农村男性与女性在各种劳动中的时间分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耕种的土地与劳动力数量之比、农业及自雇劳动设备价值、非劳动收入、受教育年数以及是否有年幼的小孩等家庭人口构成特征都影响着男性和女性的绝对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这些特征分别从表4、表5中可以看出来。

　　家庭耕种土地与劳动力数量之比越高，表明在现有的劳动力状态下，家庭耕种的土地数量越多，农村男性和女性投入到家庭经营中的时间也会更多，相应的投入到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也就越少。家庭耕种土地与劳动力数量之比的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女性在家庭经营和家务劳动中所投入时间的比例。家庭用于农业生产和自雇劳动的设备价值对农村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的影响与耕地与劳动力之比的影响很相似，但是影响效果很小。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和生产设备两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显著地影响到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投入，但是对于男性却没有影响，说明传统的父权主义价值观在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家庭中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较高的非劳动收入会使他们在家庭经营中的时间投入减少，而他们在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会增加。

　　家庭人口构成因素中，6岁以下儿童数量的增加，显著地增加了农村男性与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但是会减少他们在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并且对女性的影响更大。而家中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则会显著地减少男女劳动力在家庭经营与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例如，家中有老年男性每年会分别减少成年男性和女性家庭经营劳动时间96小时和69小时，说明老年人与成年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劳动替代关系。

　　个人特征对农村男性和女性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经营、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分配也会增加。男性的年龄与工资性劳动时间投入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在40岁达到峰值；女性在家庭经营和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一直呈上升趋势，家庭经营劳动时间在44岁时达到峰值，而工资性劳动时间在40岁时达到峰值。年龄对于男性和女性家务劳动时间都没有影响。妻子对经济活动的相对贡献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而在家务劳动中的时间份额会随着丈夫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表4还显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在家庭经营中的时间投入也越少，而在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投入越多，男性也一样。这说明，相对于劳动力供给而言，当工资性劳动的需求较低时，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会提高工资性劳动的生产率或者有助于人们得到工资性就业的机会。不过，教育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则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却增加了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男性，越容易与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并且，与妻子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相比，妻子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丈夫在家庭经营上投入的时间越少，而在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上投入的时间会更多一些。然而，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妻子的时间分配影响并不大，仅对工资性劳动时间的作用是正向显著的，在家庭经营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方面则没有影响。

　　六、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对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农村男性与女性的时间分配都表现出从家庭经营向工资性劳动转移的趋势，并且，女性的变化幅度更大一些，而经济发展对男性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影响都不显著。

　　尽管从时间趋势的变化来看，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经营和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都有所下降，但在工资性劳动上的时间投入都大幅上升。通过计算经济发展指标变化对男性与女性时间分配变化的影响效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他们劳动负担的影响都呈上升趋势，而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家庭经营、工资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三种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比例都有所增长。

　　经济发展带来的农村家庭时间分配的变化对女性福利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经济发展使女性投入到工资性劳动中的时间明显上升，由于工资性劳动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因而人们更愿意将时间分配给工资性劳动，这对于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地位以及个人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没有相应的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而女性劳动力向高收入行业转移也增加了她们的劳动强度，这些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对女性福利的正面影响。因此，对于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来说，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家务劳动市场，对促进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提高女性福利、促进性别平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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